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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广东 汕头

林毛根先生 年 出生
,

广东揭阳人
,

古

筝演奏家
、

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
、

中国音乐家协

会古筝学会顾问
。

问 潮州音乐源渊流长
,

素有
“

唐宋遗响
” 、

“

中原之声
”

的美誉
。

请您谈谈潮州音乐与唐宋

音乐的关系
。

潮州音乐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乐种
。

历史悠

久
、

风格突出
,

在世界上享有盛名
。

赵朴初来潮

汕
,

听了潮州音乐 给我写 了一首诗
,

指墙上
“

潮州音乐有宗风
” ,

就是指潮州音乐源远流长
“

流畅中和听不同
” ,

是说风格流畅
、

中和
,

音乐

带有儒家的精神
“

曲调宋元应有 自
” ,

曲调来 自

宋元
“

浪淘沙又小桃红
” ,

这是举例
,

《浪淘沙 》

《小桃红 》都是宋元 曲牌
,

所 以说潮州音乐根源

是从唐宋来的
。

说它来 自唐宋
,

一个是它 的曲名
。

《浪淘

沙 》
、

《小桃红 》
、

《柳青娘 》
、

《昭君怨 》很多曲名

都是宋元的曲牌
。

另一个是它的演奏风格
。

唐代

大曲开始是一段坐唱
、

清唱 最后是舞蹈
,

大曲

伴奏
。

开始曲子是慢板
,

坐着唱的或者是坐着演

奏的 后来是伴舞
。

跳舞的节奏加快
,

齐整
、

统

一
,

这种表现手法 叫
“

催
” 。

现在我们潮州曲里

有
“

催
” ,

在曲子尾 巴部分
。

在我们潮汕大套曲

中就保留着唐乐的这种结构形式
,

比如 《寒鸦戏

水 》
、

《平沙落雁 》等
。

小曲也模仿这种结构
,

开

头慢后来快
。 “

催
”

的形式有多种多样
, “

催
”

的

特点是把每小节的节奏统一
,

比如一点一
、

三点

一
、

七点一等等
。

所以我们潮乐从曲名到演奏形

式都有唐宋遗风
。

音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
,

其它

有文物
,

比如画
,

可 以找到很古老的画 比如剧

本
,

什么时代出的
,

从地下挖出来有实证
,

没有

话说
。

而音乐过去没有 录音
,

靠一代一代传 下

来
,

现在演奏的潮乐是活化石就是这个道理
,

所

以说潮乐有唐宋遗风
。

问 请您谈谈潮州音乐的特色以及与潮汕文

化的关系
。

我们说它艺术上的风格特点
,

就是说这个音

乐要跟人家拉开距离
。

差不多
,

人家也不会承认

你
。

潮州音乐 跟潮菜一样
,

清淡
、

细腻
、

多样

化
、

带有海的特点
。

音乐的产生与它的背景分不开
,

潮汕地区南

端是平原
,

接着是海
,

四季如春
,

气候很好
。

你

看现在冬季草还那么绿
,

北方现在都枯了
。

音乐

跟地理环境有关系
。

比如说
,

四川
、

湖南
,

是 内

陆地区
,

又有高 山峻岭
,

雾气重
,

所 以他们 吃

辣
,

不吃辣水气没法 消
,

他们的音乐就 比较热

烈
。

客家地区也是山 区
,

客家人勤劳
,

小孩子几

岁就挑水
,

客家女人要上山打柴
。

他们的劳动强

度大
,

消耗大
,

流汗多
,

需要 补充
,

吃得咸 一

点
,

所以客家音乐跟我们不一样
,

味道 比较浓一

点
。

潮汕地 区 四季如春
,

所 以人 的生 活 节奏悠

闲
,

慢一点
,

因为流汗不多
,

吃得清淡
。

表现在

音乐方面
,

音的进行慢
,

一级一级上的
,

渐进的

跟楼梯一样
,

没有大跳动
。

广州音乐跳来跳去

虽平但好听
,

平中有多样化
。

另外潮州地区受儒

家精神影响
。

韩愈来潮汕
,

虽然时间短
,

但大搞

教育
,

韩愈是大儒
。

儒家思想浸透到各个方面

军人打仗
,

有学问的称儒将 医生有素养的叫儒

医 小孩子长的好叫儒仔 有学问办事妥贴叫儒

气
、

儒雅
,

以儒为中心
。

音乐拉的好叫儒乐
,

潮

访问者 陈俊华
、

金文坚
、

宋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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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就被称为儒乐
。

儒家强调中和
,

中和是潮乐的

特点
,

所以它 比较平和不激烈
。

另外我们还讲规

范
、

很严格
,

这些都是儒家精神的体现
。

另外
,

潮乐风格细腻
,

举个例子
。

我们弹筝

右手弹左手按
,

按是给它加工
,

这个跟人家不一

样
,

是更美的装饰
。

潮州筝的特点是
,

大姆指弹

到那里
,

左手按一下
。

弹筝的时候是用右手的食

指
、

中指
、

大姆指三个指弹
。

有人统计
,

如果有

个音
,

大姆指要弹 个音
,

而逢大姆指弹
,

左手就要加工
。

就是说有 的音要经过加工
。

北方不一样
,

不需要时左手就不动
,

要动时就很

夸张
。

河南
、

山东的筝气势很大
。

不是说他们不

好
,

而是风格不一样
,

一个精细一个粗犷
。

再比

如说哎呐
,

北方的唤呐哨子是用芦苇做的
,

音声

响亮
,

可以用在战场上助威
。

我们这边是用海边

的麦秆做的
,

它吸收了海水
,

刚中有柔
,

声音细

腻到可以与和 尚念经
、

小旦演唱相配合
。

即使是

强烈的打击乐也是很细腻
,

我们的锣鼓也与别的

地方不一样
,

别的地方的大喊大叫
,

我们每样都

有一定的音高
,

大锣
、

钦仔
、

深波配合起来
,

粗

中有细
,

和协好听
。

细腻是我们这里艺术的共同

特点
。

潮州木雕也是
,

一块木板上
,

要雕出三个

层次
,

前中后
,

刀 路精 细 潮绣也是 以精工 出

名
。

手法多样化
。

比如潮乐 中很多 的
“

催
”

法
,

很多的花样
。

就像潮州菜 中摆的碟色彩很丰富

酱油是黑的
、

醋是 白色的
、

辣椒是红的
、

桔油是

黄的五彩缤纷
。

吃的东西既要好吃又要好看
,

潮

州音乐也既要好听又要好看
。

潮州大锣鼓有舞蹈

的动作
。

潮州音乐过去在广场游行
,

游行的路线

很长
,

如果 没有花样
,

时 间久就腻 了
。

看 打锣

鼓
,

打的时候加上了舞蹈的动作
,

最后还有关公

过五关
。

还有拔剑的动作
,

刚的一声
。

舞蹈
、

杂

技
,

真是丰富多彩
。

再谈到带有 海 的特 点
,

我 拿 把乐 器 来 看
。

林老师进里屋拿 出一 把椰胡 你看这把椰胡
,

它的音箱是用椰子壳做的 弦杆用红木做的 南

洋群岛出的 琴身上这些花纹都是深海 的贝壳

镶嵌上的
,

五彩缤纷非常好看
。

这把椰胡极具海

边风情
,

也反映与海外的交流
。

上面说的就是潮州音乐 的清淡
、

细腻
、

多样

化
、

带有海的特点
。

问 林老师请 ,匆炎谈潮州音乐的历史
。

说到潮 州音乐 的历史
,

有 年历史可 以

写
,

脉路比较清楚
。

年历史可 以从洪沛臣 说

起
,

洪沛臣学的很多
,

三弦
、

琵琶
、

筝
,

还有汉

调
,

头弦
,

通通都会
,

是个广博的演奏家
。

他是

卖古董的
,

原来在潮州市开 了个红 日盛古董店
。

买卖古董
,

去的地方多
,

会的东西也多
,

人家称

他是乐圣
,

很有名气
。

他出名之后教学生
,

他的

学生出名的
,

一个是张汉斋
,

是我的老师
,

弹筝

的
。

一个叫王泽如
,

人家称他琵琶王
,

一是他姓

王
,

一是他弹得最好
。

一个叫郑映梅
,

澄海的
,

三弦
,

琵琶
,

筝都会
。

还有一个叫丁鸿丛
,

他是

丁 日昌的孙子
,

也是弹琵琶的
。

比较正宗的潮州

音乐就从这四条脉络下来
。

他们谱的曲
,

一代代

传下来
。

历史都是靠名人
、

顶尖的人代表的
,

所

以谈到风格都要听这些人的唱片
。

张汉斋这个系统就是我一个了
,

另一个叫黄

宗识到台湾去了
,

台湾称他为大师
。

还有一个叫

李贡奎
,

弹琵琶 的
,

也是在台湾教得很出名的
,

过世了
。

郑映梅这个系统也很大
,

他一个学生叫

杨广泉
,

很有名
,

杨广泉下 面有连声立
、

黄德

文
、

黄壮茂
。

郑映梅的另一个学生叫邱葵
,

在泰

国 邱葵又教了一个学生叫罗华等等
。

王泽如这

个系统也是很多
,

一个是苏文贤
,

苏的女 叫苏

巧筝
,

都是很有名气的乐师
。

总的来讲从最先的

洪沛 臣这个系统扩展出去
,

经过几代人
,

现在 已

无法计数
。

问 请林老师谈谈您学艺的道路
。

我是家传的
,

我的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 意

的
,

他喜欢玩音乐
,

没心去经营
,

生意没有好好

去打理
,

倒闭了
。

他 自己结识了一些名艺人
,

到

我们家里玩
,

父亲拿钱给他
。

过去这些艺人都是

依靠有钱人家过生活
,

来家里住两天
,

少爷给他

们钱
。

我原来是学扬琴的
,

小时候偷学的
,

大人

不愿意
,

怕把人家的乐器弄坏
。

我学扬琴
,

扬琴

是我叔叔的
,

经常藏起来
。

那时扬琴都是一些高

手在家里弹
,

我就听
。

过去没谱
,

就只能多看多

听多学
。

我十多岁就会打了
,

主要是模仿名师的

曲子
。

解放后
,

我分配到文化馆
,

与潮改会一些

著名的艺人打交道
,

这些艺人都是我父亲的老朋

友
,

我业余就在那里学
。

有时也加人演奏
,

来两

下子
,

那 时弹得不错
,

那两下子都是 高手 的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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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,

那时我才 岁
。

文化馆有一位叫林玉波的

老先生
,

拉二弦拉得最好
。

他跟我说
,

你这个手

弹扬琴太浪费
。

而且扬琴的责任人
,

整个乐队要

靠你来调音
,

你没弄好
,

人家都来骂你
。

我天天

在他那里
,

他叫我学这个
,

我不好意思不学
。

写

谱子给我练
,

他手把手地教我
。

过去的乐器不好

听
,

声音也不怎么好
,

本身又不愿意
。

他在
,

我

就学 他不在
,

我就偷懒
。

当时还有一个
“

工乐社
” ,

张汉斋在工乐社

当乐师
,

后来工乐社与潮改会合并
,

他也过来

了
。

我在那里弄扬琴
,

老先生来了
,

大概觉得我

可 以培养
,

他就说
“

我来教你吧
” 。

我知道他是

很有名的乐师
。

我小的时候看过张汉斋的唱片
,

我就说
“

老师
,

你弹一段给我听
。 ”

他弹得就是

不一样
,

很专业
,

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
。

我对他

说
“

我要学
,

就要学真工夫
,

我正正规规拜你

为师
。 ”

自从那时起
,

我就认真地跟他学
。

那时

干劲大
,

年轻嘛
,

我逼着 自己努力学
,

我一个礼

拜背一首新的曲子
。

我 当时住在集体宿舍
,

点

起床
,

练琴到 点
,

然后跑到人民政府的食堂吃

早饭
,

赶在 点多去上班
。

我得工作
、

背谱
,

还

要将曲子练熟
。

连续几年都是这样
。

我早上 点

练琴
,

当时住在现在中山路的一条窄巷
,

对面有

一位虔诚的老太太
,

每天早上都要起来拜天地父

母
。

她每天都很 准时
,

我 也很 准时
。

她拜她 的

神
,

我摆我的琴
,

都很虔诚
,

我们还互相 问早
。

我在文化馆连续几年里
,

把老师的名曲基本都学

了
。

他也愿意教我
,

但是很严格的
。

他没什么文

化
,

也不懂乐理
。

我在二楼弹
,

他坐在三楼
。

过

去的楼梯是木板的
,

如果听到木板在响
,

那就是

我弹错了
,

他就会骂人
。

练琴时
,

我总是提心 吊

胆的
。

他教我弹琴
,

不会说连音的音符
,

我又搞

不懂
,

老是弹不对
,

他只是干着急
,

当时受 了很

多苦
。

他有一个绝招
,

特快的曲子
,

叫着
“

跑马

催
”

《胡家十八拍 》里的一段
,

是快速催奏曲
,

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把我教会了
。

他教会我之后才

告诉我
,

解放前要教四个月
。

他把秘诀都告诉我

了
。

以前教徒弟时
,

要害之处 自己要 留一手
,

另

外就是拖时间
,

让徒弟慢慢学
,

自己才有饭吃
,

很残酷的
。

老师曾跟我说
,

一个人要成名
,

一要

天赋 二要下功夫 三要有好师傅
。

我记住他的

这番话
,

努力学 习
。

老师真心教我
,

我也诚心对

待老师
。

我当时当干部
,

老师有什么问题
,

我想

办法帮他反映解决
。

他后来 当了政协委员
、

人大

委员
。
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时
,

他被隔离
,

他死 的时候

我不知道
。

后来才打听到消息
,

太遗憾了
。

以后

我通过关系找到省统战部
,

给他的遗婿申请一笔

抚恤金
。

后来帮他整理遗稿时
,

找到一张纸
,

是

他写给民政局的
,

要求发工资
,

他两三个月没领

工资了
。

民政局的批文是无法处理
,

这个批文下

来两三个月后他就死了
。

他当时有 胃病
,

又找不

到 以往的学生来照顾他
,

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离

开了人世
。

那时很多艺人都死得不明不 白
,

真可

惜
。

问 请您谈谈潮州音乐的发展情况
,

它是怎

样走向全国走向海外的

潮州音乐是在解放后最为出名的
。

音乐需要

交流
,

以前交通不方便
,

没有交流
,

再好的音乐

也不为人所知
。

潮州音乐 真正 出名是 年
。

年全 国第一届音乐节
,

各地 区 都派代表去

参加会演
,

展示 自己 的音乐
。

潮州 出 了几个乐

曲
,

其中一个锣鼓一个弦乐 出了名
。

锣鼓是 《撒

网捕 鱼 》
,

一炮 打 响
。

弦乐 是 奏 了一 个 《柳 青

娘 》
,

活五调
,

全 国其它地方没有
,

人家听起来

感觉不一样
。

这两个曲子轰动了京华
,

整个京城

都知道了
。 “

活五调
”

为什么那么出名 它特殊

的就是那个音高
,

这个 是在流动 中进行
,

比普通音乐 中的 高
,

钢琴上的 高半音或是

低半音
,

它是 高半音 的
。

其它乐种 中都没

有
,

我这个 , 音就是最特殊 的
。

既要流动又要

达到高半音的
,

这个音很难弹
。

再看 。 音
,

它也不是一般的 音
,

它是个 回旋音
,

一个大

的回旋音
。

这两个就够学
。

这首曲子还不止是这

两个音
,

其它的音也要相应的动
,

保持风格的统

一
。

这种调说都这么难
,

奏更难
。

把一流的演奏

家带到北京去奏这种曲调
,

它能不出名吗 能不

新鲜吗 所以一首 《柳青娘 》就轰动了北京
,

也

引起了中央的注意
,

觉得这个音乐十分好
。

隔年
,

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苏联举行
,

要派代表团参加国际音乐 比赛
,

我们这里一定要

有代表 曲参加
,

我们就选 了 《画眉跳架 》
、

《粉

蝶采花 》
、

《抛 网捕鱼 》三首曲目
,

一演就得 了金

牌
,

声名大震
。

人们也因此认识到了潮州音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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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
,

海内外的人都来潮汕学习
。

慢慢的潮州音

乐在海内外传播开了
。

在此之前潮州音乐有没有

传播到海外呢 有
,

我的老师也曾经到新加坡去

录唱片
,

老师的师兄也曾去台湾演奏
,

但没有这

样大的影响
。

解放前弄音乐的人不外两种人 一种是有钱

人
,

吃饱了玩的 一种 是没钱 的人
,

靠这个吃

饭
。

有钱的到解放后都变成没钱的了
,

解放后都

归在一个团体叫
“

潮州音乐改正会
” 。

当时有一

个干部叫林山
,

他是我们这里人
,

是延安的老革

命
,

这个人债得 民间音乐
。

在延安整理 了一个

《刘巧团圆 》
,

很有名
。

解放后就回到汕头来当第

一届文联的主席
。

他了解民间艺人的情况
,

他来

了以后就成立 了
“

潮 剧剧 改会
”

和
“

潮乐改正

会
” ,

办了个 工农兵杂志 》
,

他通过这三方面把

民间文艺抓起来了
。

成立改正会就是把著名的艺

人都集中起来
,

那时没有补贴
,

政府买一个地方

给他们习艺
,

非常艰苦
。

那时我在文化馆工作
,

我就负责联系这条线
。

后来因为潮州音乐出大名

了
,

政府就成立 了一个
“

音乐 曲艺团
” ,

为什么

叫
“

音乐 曲艺团
”

呢 因为群众听音乐不 用钱

的
,

所以还要搞些曲艺
,

迎合观众的 口 味
,

赚点

钱
,

同时保持了音乐的宗旨
。

为了培养潮乐年轻

一代
,

当时还成立 了一支少年队
,

招收了 个

小孩子
。

当时中央提倡要
“

挖掘传统
,

培养新 生一

代
” ,

中央电视 台要来 录音
,

录音在我们这里缺

乏器材
,

就一定要带这班人马到广州去录
。

我们

就利用去广州 录音 的机会去广州演出
。

在广州
,

一部分人在录音棚录音
,

一部分人演出
,

那时候

老
、

中
、

青
、

少都是精英呀
。

条件虽然差
,

一张

票才卖一块钱
,

但大家的劲头都很大
。

那时候那

些老艺人都是土里土气的
,

要去的时候才做一套

中山装
,

抽烟呢抽的是土烟
。

但他们这些人非常

可爱
。

有个人跟我说
,

团长我这次出去
,

我把这

辈子精彩的东西录下来
,

我死了
,

膜 目了
。

当时

广州市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团
。

林川
、

吴

南生
、

陈唯实都亲 自来看我们
,

关心我们的生

活
。

《人民 日报 》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报道了

我们的事情
,

《人民 日报 》的报道说明国家重视

对传统音乐的挖掘
,

对我们鼓励很大
。

潮乐虽然好
,

但也需要不断的改革
、

发展
。

世纪 年代潮乐在外面打响以后
,

有许多知

名的音乐家
、

音乐 工作者到 潮汕来 学 习采风
。

“

音乐曲艺团
” ,

就是一个与大家交流
,

专门研究

潮州音乐为主的团体
,

我当时是团长
,

我们团的

那些老艺人有的被接到外地演奏
,

通过这种渠道

去传播
。

另外
,

别人来学习的同时
,

我们也学到

了人家的东西 了
。

互相交流
,

互相补充
,

所以更

上层次了
,

不封闭了嘛 我们也接受别人的一些

优点
。

比如说潮乐里中音部分还很虚弱 还有连

续音人家弹得很好
,

我们没有
。

我们就在这些方

面
,

在乐队的编制方面都进行改进
。

在保持我们

风格不变味的情况下
,

我们可 以运用别人 的技

术
。

但是你不要变味
,

你不要变成肯德基汉堡包

就好了
,

是吧 比如说以前那个月琴
,

高音乐

器
,

现在都被琵琶代替 了
,

因为琵琶 的表现力

强
,

你的根本用不上
,

自然就给人家淘汰了
,

你

也不要可惜
。

这个是最近的事情
。

以前潮州音乐最辉煌的

时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
,

那时候著名的音乐家

都在
。

那些老艺人逐步凋零了
,

现在有了新的一

代
,

有了规模更大的乐团
。

这次去北京演出那个

叫 《绿色的旋律 》
,

我想潮州音乐一定会有更多

的创新和发展的
。

补记 在我们 刚刚整理完林毛根先生 的访谈

录时
,

我们得知林老 师又荣获汕 头 市委 宣传部颁

发的
‘

, 年度 汕 头 文 艺 奖
”

的 特别 奖
。

这 对

林先 生 来讲是 实至 名 归
,

我们祝福他健康 长寿
,

再创新的 艺术辉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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